
去年“华不注”曾刊登过一
篇《千米相望“夫妻”大法桐》的
文章，里面提到山东农科院三
宿舍附近有一棵济南最大的法
桐树，已有70年以上树龄，称其
是济南的法桐树之王。

其实法桐树与济南结缘的
历史年代，可以追溯到上个世
纪初济南开埠，距今已有一百
多年历史了。在济南经二纬二
路附近人行道上，有一棵直径
足有一米多的法桐树，至今仍
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虽然这
棵树的确切树龄谁也说不上
来，但从一些零零碎碎的济南
的旧资料中可以猜出一二。

最近，笔者在经四路370号
“济南商埠文化博物馆”参观
时，见到了几组商埠区初期拍
的照片，其中有两张是1919年
摄于经二纬二路周边的。从照
片中依稀可见，当时的法桐树
直径已有十几厘米粗。算下来，
这棵树已经八九十年了。所以，
这棵树也许才是济南的法桐树
之最。

说起经二路，不得不提的
就是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了。据
资料记载，当初济南开始建商

埠区时，非常注重道路规划和
建设，道路质量在当时来说是
最好的。对行道树的种类选择
也非常讲究，经二路沿线选用
的都是被誉为行道树之冠的法
桐。从那时起法桐树就一直伴
随着经二路，风风雨雨度过了
一百年。现在走在经二路上，棵
棵粗大斑驳生长良好的法桐树
依然可见。

自建埠以来到上个世纪80

年代，经二路一直是济南最繁
华最富人气的片区。特别是经
二纬四路周边更是商铺林立，
灯红酒绿熙熙攘攘，仅大型电
影院就有六处之多，堪称济南
的文化商业交流中心。到了炎
热的夏天，经二路被两旁的法
桐树遮了个严严实实，成了名
副其实的绿色走廊，行人经过
这里顿觉凉爽了许多。

四五十年以前，济南居民
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家电，济南
市又以火炉著称，天气非常闷
热。因此，经二路便成了附近居
民消夏的好场所。白天为了避
暑，附近居民就会沏上一壶茉
莉花茶，手拿蒲扇来到路旁的
法桐树下乘凉。傍晚过后，除了

饭后逛街遛弯的市民，大家又
会三三两两地聚在路边拉呱聊
天打扑克下象棋。有时借着路
灯和霓虹灯光一直持续到下半
夜。为此，经二路周边居民消夏
的夜景，也成为当时济南的一
种市井文化。

我从记事起就居住在经二
路附近，一直到因拆迁搬家，在
那里足足生活了30多年。那段

历史在我记忆的脑海中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随着济南东扩以
及泉城路扩建改造，商业中心
逐渐向东转移。整个经二路渐
渐失去了繁华景象，也慢慢地
变得冷清了。但是道路两旁的
法桐树依然繁茂，法桐树的根
系仍然牢牢地扎在那里，至今
还在向世人述说着经二路的百
年历史。

消失的袁家大院
【历下亭】

□鲁黔

法桐树的记忆【休闲地】

□黄伟民

民间传说，在宽厚所街，街
西两大户翻建时，都想扩大房
基向外扩建，一户求在京做官
的亲戚帮忙，这位京官回复：

“两家争斗为一墙，让他五尺又
何妨。居邻不忘睦为主，宽厚所
致持家长。”这首诗不但化解了
这场邻里争端，且留下了一个
街道美名。

宽厚所街太有名了，乃济
南府四大名街之一，尤其牛的
是民国年代第一条柏油马路便
在此建起。金家大院、张家大
院、沈家大院，都是清末民初的
古宅，张姓的官邸被近代的开
发商拆掉了，那条街和古宅却
变成了记载中的故事……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
家搬到了张姓官邸院落那所宽
厚所街的西小王府路口处，当
我们去舜井街高台子打酱油
时，那些个街道老户的孩子们
便会用小石子之类的砸我们，
口中喊着：“砸你们这些狗崽
子！”文革年代，老干部的后代

备受欺负！难道还稀罕吗？连刘
少奇，邓小平的后代都下了乡，
朴方老兄受辱难忍跳楼把腿都
摔断了。

某年某日的夏日，院内邻
里的小友敲开了我家的门，急
匆匆地告诉我：“海燕哥，外面
一大帮人找你，你出去看看
吧。”我睡眼惺忪地穿着拖鞋
走到大门口，努力睁开眼，却
见数十人之多的街孩子迎面
走来。

我心脏突收缩了一下，我
知道他们是来找事的，是来对
付我的，灵台一闪，我附耳微语
告知小友，：“你去街东头叫鸣
武……”约十分钟，鸣武来了，
他右手拿着三角刮刀，十分坚
定地站在我的身后。我轻声地
耳语：“武子，你千万别动刀子，
你先看我如何打！”

说时迟那时快，我冲着带
头 的 少 年 突 发 左 直 拳 ，命
中——— 打在鼻梁上，血溅人倒，
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们都转

身落荒而逃……打架后，我悟
出一点道理，那就是，横的怕愣
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鸣武家住宽厚所街东首路
北，他的祖上曾是光绪皇帝的
四品御医，当时济南府有老字
号，北京同济堂、济南宏济堂，
还有绍兴的达生堂为医界大
家。老人家心地善良，给皇帝、
大官看病是不会白看的，拿银
子，拿金子，不拿白不拿。然而
回到家里，回到当时的中医大
堂里，遇到那些黎民百姓，那些
缺吃少穿的穷人来求医就诊，
袁老御医却十分仗义，分文不
取。

鸣武乃袁氏御医的重孙
子，排行老五，我与他十多岁时
相识，同窗共读三年有余，每至
放学，经历山顶街归来，便先到
他家玩耍。在我少时的记忆里，
在他家的两进四合院里，房子
很高大，墙很厚，且雕栏翘檐，
典型的一座清代宅子。走进室
内，在焚香炉的壁上悬挂着一

个漆黑的古琴……
鸣武炫耀地告诉我：“这琴

乃宋代古琴，弦五根，是祖上留
下来的，上面有金锭五枚镶嵌，
我爸说乃宫、商、角、徵、羽，即
五音六律。”少年时，我很佩服
袁家的兄弟姐妹，琴棋书画无
一不通之外，另兼会无线电、修
手表、玩航模，超乎寻常年龄段
所能。父母的遗传基因、家庭环
境的熏陶真是不可低估啊！假
如不是在那个非常的年代，假
如不是生不逢时，袁老伯，一个
五十年代留学德国回来的教
授，家里岂能不出三两个科学
家呀……

“文革”终于结束了，又过
了二十多年，宽厚所街的百姓
们都先后搬走了，袁家大院卖
了，金家、沈家等诸家的房子都
易主了，然后，宽厚所街一条四
百多米长的老街也在推土机和
民工们的辛勤劳作下化为了一
片废墟。那座袁家宅院也随之
永远地消失了……

前两天，高中同学从新疆来济
南出差，我们在恒隆将肚子吃得圆
鼓鼓后，手挽手地去趵突泉溜达。
为啥要手挽手，因为雾大，看不清
路，互相搀扶着不至于走着走着就
丢了。

即便雾霾天，我依然兴致勃勃
地带他从趵突泉的西边绕了一圈，
特意显摆地说：“导游一般都不走
这条路，只有本地人才会这样逛。”
说着，我们走到了一片长满竹林的
小道上。

“哇，这里的竹子冬天也是绿
呀！”同学惊奇得很，新疆的树到了
冬天基本上整齐划一光秃秃的，叶
子落得精光，满眼都是树干的青灰
色。济南的竹子或是树，一部分也
是冬眠去了，早早就露出演出结
束、明年再见的姿态；也有一部分
植物一直绿着，刮风也没见掉下多
少叶子，下雪也不妨碍它继续硬挺
挺的精神着，只是灰尘太多让它显
得有点落魄。

夏天的清早，有不少人在这条
路上。这阵子，大家都不愿意当人
肉吸尘器，哪怕这竹子还依然绿
着。“看这水底下全是鱼，”我指着
那影影绰绰的红色。“可为什么鱼
儿跑到水深的地方去了？”“那是因
为水深的地方温度高。”要是没点
科学知识，我真以为连鱼都嫌弃了
这样的天气，不愿意离水面近一
点。

趵突泉里的人不多，开着的展
馆冷冷清清，工作人员都裹得严严
实实地坐在里面一动不动。若是穿
的颜色朴素些，盯久了看，还以为
是一动不动的塑像。同学兴致挺
高，拉着我每一间都要问这问那，
我苦恼来过这么多次竟然没有好
好做过功课，简直是一问三不知。
其中有一间是出售一位民间艺人
的剪纸，一个坐着弹琵琶的女子，
连面部的阴影都剪了出来，令人惊
叹。我俩仰着头，看了许久，心生赞
叹。

新修缮的万竹园我是第二次
来，前后左右走了个遍，不知道此
时来这里转悠的都是些什么人。反
正人一少，大家都慢下来，石榴树，
密密麻麻爬满窗户的藤蔓，空空荡
荡的亭子，都显出与平时不同的好
来。

“看看，那就是趵突泉。”
“真的吗？这就是？你不要骗

我！”
唉，自从我透露若干年前把一

特要好的朋友拉到泉城广场的泉
标下指着印着“趵突泉”三字的牌
子告诉她这就是趵突泉之后，心里
十分懊悔，发誓此后一定要去陪人
看真的。

“这是真的，觉得咋样？”“歹哪
歹哪，歹得很。”同学相当满意，虽
说刚从杭州过来，却对此景赞不绝
口，外地方言都冒出来了。我俩笑
盈盈地在泉边合影，真棒，完全不
用拨开其他人的脑袋也没有照出
来不知道照的是谁的烦恼。本以为
冬季没什么雨水会导致趵突泉喷
得软弱无力，出人意料比想象中强
劲太多。那个架势也完全不在乎人
多人少，有人赞美还是无人喝彩，
自顾自喷得那个欢哟。

当然，我们也顺道去了大明
湖，湖面在雾气中相当朦胧暧昧。
两只野鸭嬉戏，大部分的游船在休
息，偶尔的一条船轻轻穿过湖面。
我俩在岸边吹了吹风，聊了聊天。

我说，济南的冬天咱应该去找
个传统的木炭铜质火锅店，来两斤
现切的羊肉，白菜豆腐粉丝下锅，
麻汁小料一蘸，糖蒜少不了，啤酒
再下肚，那才叫完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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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济
南著名户外运动者贾献珣老师
亲笔签名的《钻山沟》一书，书
中详尽介绍了南部山区的很多
景点，其中黄草岭最令我着迷。
看看这段文字吧：“连绵起伏的
黄草岭山势浑圆，视野开阔。秋
季的黄草岭天高云淡，难怪好
多驴友到了黄草岭都有到了高
原的错觉。”我没去过高原，所
以对近在咫尺的黄草岭充满了
向往。

深秋的一日，老公陪我去
黄草岭。乘车先到仲宫镇，再打
的去西老泉村。在村头向一中
年妇女打听黄草岭，一脸茫然。
又问一白胡子老人，也压根不
知。他们指着村南的山说，山上
是老泉岭，没听说过黄草岭。我
想眼下也只好爬上去看看，也
许老泉岭就是黄草岭。抱着一
线希望我们就登山了。

山并不高，只是没走多远
就觉得脚背有针刺感，低头一
看，哎呀，密密麻麻的草针挂满
了裤腿，如同刺猬，连鞋带上都
挂满了刺，这就是俗称的鬼针
草。春天它的嫩叶嫩茎可食，秋

天可真讨厌。摘除草刺继续前
行，一个小时后到达半山坡一
大片开阔地，抬眼一望，一座
牌坊上书“九重天景区”，黄草
岭难寻觅，九重天却不期而
遇。这个景区位于仲宫与张夏
镇的交界处，藏在深山鲜为人
知。据介绍附近就是穆桂英的
家乡穆柯寨，至今还有穆桂英
大破天门阵北门遗址，附近还
有潘家村。就为了那可恶的潘
仁美，至今穆姓与潘姓都不通
婚。据说农科院的专家还在附
近山上发现了穆桂英曾用过
的降龙木。想不到这里居然是
穆桂英的家乡，也算是意料之
外的收获吧。

我们不想走回头路，就顺
着山路向东走，上面的村子是
于家盘，下面的是焦家台。举目
四望群山连绵，往下俯瞰是荣
天大峡谷。途中有亭，我们在此
小憩，然后在弯弯山路中且行
且游。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路
边野菊花热烈地绽放着，酸枣
出奇的大，赶上乐陵小枣了，味
道也甜。山风在树梢上飒飒而
过，鸟儿在山野里快乐地啁啾，

此外再无杂声。新修的盘山路
整洁平坦，偶尔有汽车穿过，没
有游人没有村民。远离了城市
的喧嚣，忘记了世俗的烦恼，好
似世外桃源，天地间仿佛就只
有我和老公，不知前方的山路
带我们去何方，真怕找不到返
回的路，心里不免惴惴。

终于看见地里有位躬身劳
作的农民，经他证实这是于家
盘村，他指点我们一条穿村而
过的近路。山路弯弯，峰回路
转，好像永无尽头。行走了三个
小时，终于走出大峡谷，来到了
焦台村。

在村道上遇见一位推独轮
车的老大娘，打听去省道的方
向。老大娘爽快地说，你们跟我
走吧。她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
如实相告。她说你们还没吃饭
吧，到我家我给你们下点面条
去。我们忙说带了吃的，已经吃
过了，谢谢。我问她多大岁数
了，她说77岁了。我不由惊讶，
不像！这么大岁数还干活啊。大
娘说，我要到积家峪摘柿子去。
然后又说她在大队里呆了十来
年呢。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曾经当过大队干部。我说大
娘你原来当什么干部啊，她说
妇女主任。她又说杏花节的时
候她接待了好些旅游的人呢。

我对老公说给大娘照张
相，老公就上前急走两步，对着
她举起相机，大娘说，呦！还给
我照相……说着一把就拽下了
包头的毛巾，反应好敏捷呢。照
完相，我说等几天把照片给你
寄过来。大娘说我姓张，这村里
就我一个人姓这姓，我叫张继
英。说话间已来到省道，大娘说
你们就在路边等车，坐到张夏

（镇），再倒车去济南就行了。她
还不放心，又交代同村等车的
两个年轻人，让他们关照我们。
最后再三说你们到杏花节再
来，一定到我家去。然后才穿过
马路到南面的积家峪去了，此
去还有十几里山路呢。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半了，
从西老泉至此，我们已经奔波
了五个小时了。虽然黄草岭未
找到，误入大山深处也是一番
新的体验。几天后把照片给张
大娘寄去，她来电话说高兴得
一夜没睡着觉。

误入大山深处【口述城事】

□夏季青

经二纬二路路北粗大的法桐树。

【80后观澜】

手挽手，

冬日来看泉
□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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